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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人 文 知 齐 鲁

齐鲁晚报：新文化史是近年来
中国史学界的一个热点，日记研究
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张剑：日记文献，除少数写给
“他者”看，多数具备一定的私密性、
微观性，日记可以说是一种微观史
和生活史。近年来中国文史学界的
热点之一是关于新文化史的研究，
新文化史对宏大叙事十分警惕，它
喜欢考察普通民众的琐碎生活和日
常世界，试图解构历史变化，做出连
贯的、规律的、科学的解释。而日记
的微观史和生活史性质，使其天然
成为新文化史研究者非常重视和喜
爱使用的史料。

但这并不是说，近年来的日记
热是由新文化史引起的，只能说与
其有一定关系。我一直认为是时代
的发展，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

定了时代的审美趣味，而并不是外
来的某种观念。新文化史正好与我
们时代的发展潮流相契合，才会合
流一处滚滚向前。日记研究的兴起
也是源自于内，而非自外流入。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排斥新文
化史，恰恰相反，其积累的经验和教
训足资借鉴，必须充分重视。在日记
研究中，既要对新文化史呈现的多
样性持欢迎态度，又要警惕其碎片
化的倾向，也许只有秉持中庸之道，
才是最理性的方式和选择。

齐鲁晚报：目前出版的日记按
地域划分，主要集中在文化发达的
江南及北京地区，像山东等地的地
方性日记，应当如何挖掘其价值？

张剑：山东是人口大省，也是文
化大省。山东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丰
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也有不少

日记。王学典、杜泽逊先生主持的
《山东文献集成》中就收有一些，如
韩梦周、彭以竺、丁菊甦、曹申吉、李
怀民、李宪乔、丁麟年等，像李怀民、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的核心人物，其
日记的价值可想而知。另外，还有很
多山东人士日记藏于全国各大图书
馆，其中不乏孤本和珍稀文献，如晚
清高密秀才孙凤云的几种日记《游
崂纪》《游崂续纪》《辛丁纪乱册》，就
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普
通古籍库。孙凤云的日记记载了崂
山宫观建筑、自然风光和人文，还有
捻军在当地的活动等，具有多方面
的史料价值，值得重视。由于日记多
系行草书写的手稿，因此无论是山
东本地还是其他地域的日记，想要
善加利用和研究，就必须先予标校
整理，这也是文献学的一般规律。

齐鲁晚报：日记之于史学的重
要性，在于有别于官方的另一种历
史言说。作为历史研究的“顶级资料
"，利用日记研究历史已然成为当前
史学研究的重要途径。而我们关注
到，近现代日记不仅在学术界，在出
版与阅读市场已成为“宠儿”。您能
介绍一下目前日记出版和研究的关
注点是哪些？

张剑：一般认为，日记起源于西
汉，定名于宋代，至清代达到鼎盛阶
段。今天留存下来的古人日记，至少
有两千种以上，但是日记在市场和
学界的迅速升温，还是最近二十年
的事。公私馆藏的各种日记陆续影
印面世，如学苑出版社影印有《历代
日记丛钞》（20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影印有《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
记选编》（60册）、《上海图书馆藏稿钞
本日记丛刊》（86册）等；而且标点整
理也蓬勃展开。

以近现代日记为例，有三大书
系值得关注：一是“中国近代人物日
记丛书”，此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启动，三十余年来，陆续出版了数
十种名人日记；一是《中国近现代稀
见史料丛刊》，近五年来，整理出版
日记共计40余种；三是《走向世界丛
书》，其中有68人81种属于日记性
质。

与之相关的日记研究较前也有
较大提升和拓展，首先是研究对象
的范围有所扩大，原来只集中于名
人日记的研究，现在连中小人物的
日记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如对山西
举人刘大鹏日记的研究，就有30余篇
论文，英国女学者沈艾娣还据此写
了《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
生》的专著；其次是研究视角更加丰
富，以前的日记研究多集中于史料
考据和政治史研究，现在还增添了
环境史、地域史、生活史、疾病史、灾
难史、经济史、科举史、书籍史、女性
史等研究路径，观照更加立体和全
面。

齐鲁晚报：20世纪初，梁启超以
“新史学”为倡导，批评中国的旧史
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

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提出历史
研究应重视“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
活动”。与一般正史研究不同。您认
为当下日记阅读和研究是否更具个
性化？

张剑：人们总是通过了解他者
或历史才能更加真切地认识自我和
现在。但历史不仅表现为政治史，还
可以表现为经济史、文化史、生活史
甚至情感史。日记是一人之史，它所
呈现的私人化、细节化、现场感等构
成了历史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可
以形成与宏大历史之间的有效互
动。如果说正史提供的是一种主要
由后世史官书写的、充满后见之明
的宏大叙事，那么日记提供的则是
一种当事人所具体感知的个体生命
世界，包括大量的生活细节和丰富
的情感变化，因而更具原始感和现
场感，阅读起来的代入感也特别强
烈。我想这是日记吸引人的一个主
要原因。当然，阅读和研究日记，还
可以适当满足一下自己的窥私愿
望。

>> 日记成市场和研究的大“IP”

齐鲁晚报：具体研究中，有人感
慨“时代远者，固多散佚，而时代近
者，又少流传”。在浩瀚的资料选择
中，您整理的日记对象如翁心存、绍
英、何汝霖等多为晚清高官，为何特
别关注近代史的“大人物”？

张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
大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政治、经济、文
化信息相对集中、重要，二是他们的
日记更多地被保存下来，更容易获
得被整理的机会。但这并不是说小
人物的日记就没有价值，历史有不
同层面，将不同层次、不同人物的观
察综合起来，才能获得对历史较为
完整和客观的认识。

齐鲁晚报：作为个体生命的写
照，日记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俯首细
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
会和文化的文本”。在您研究和整理
的诸多日记中，哪位古人的生活细
节最触动您？

张剑：翁心存的清廉！翁心存是
翁同龢的父亲，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是晚清朝廷重臣。没有翁心存，很难
想象翁氏会有以后的满门鼎盛的局
面。现存翁心存日记，记事起于道光
五年（1825），止于同治元年（1862），在
长达三十多年的日记记载中，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他总是负债度日，即
使是位居一品宰辅、体仁阁大学士
后也没有改观。

如咸丰九年九月四日就记载：

“房东钟氏索城寓房租甚急，重阳节
近，例应催租，自古如斯，不足怪也。
惟予服官四十年，无一瓦之芘，性拙
于鸠，良可叹耳。”是他生活奢侈、开
销巨大吗？非也。据翁同爵回忆，翁
心存的朝珠从来没有用过百两银子
以上的，而且即使是炎热的夏季，他
连可避蚊虫的碧纱橱也舍不得添
置。正是因为他仅依赖“工资”收入，
又要照顾诸多亲友的生活，才导致
生活如此拮据。这点，他在日记中曾
有感叹：“余性拙谋生，清俸无
多，……而食指浩繁，日用以此益
绌。”翁心存的清廉，真是达到了衾
影无愧、屋漏不惭的境界。

齐鲁晚报：通过日记研究，可以
对历史的细节进行补充、完善，也可
以给予修正、拓展视角。如果日记与
大众熟知的历史之间出现了对立，
如何进行甄别？

张剑：举个例子，就从《绍英日
记》中透露的溥仪与生母自杀等信
息，来看溥仪《我的前半生》的史笔
和文笔。

溥仪的母亲是荣禄的女儿，与
端康皇贵妃关系很好，但在有一次
被端康召见后，回家就自尽了。《我
的前半生》中对此的解释是：1921年9
月，溥仪与端康在辞退御医范一梅
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矛盾，端康盛
怒之下，将溥仪的祖母和母亲都叫
到宫里来，并迁怒于她们，对她们作

了严厉的斥责。溥仪母亲个性极强，
受不了这个刺激，从宫里回去，就吞
了鸦片烟。过了一些日子，溥仪才从
弟弟那里听说了母亲的死讯。

但在溥仪的“管家”之一、逊清
内务府大臣绍英的日记里，却记载
了溥仪当时已经从《顺天时报》中了
解到母亲自尽的信息，并因而愤恨
端康，甚至有“日后不认此宫”之语。
溥仪母亲自尽于9月30日，10月5日的

《顺天时报》第七版以《某夫人死得
可怪，含冤而去，九泉下恐不瞑目》
登载了此事：清室某王之夫人日前
突然逝世，总统曾派荫昌吊唁致祭。
乃据所闻，该夫人之死实在有些缘
故，且该夫人确非因病身亡，实在是
服毒而死。详细调查，与清室某贵人
极有关系。某贵人年龄虽稚而位极
尊，近来骄傲性成，种种行为，颇不
理于人口。或云该夫人之死，因日前
教调某贵人，致某贵人反唇相讥，遂
一气而辞人世云。

由于溥仪“骄傲成性，种种行
为，颇不理于人口”，导致其母气极
服毒身亡，这种指责显然是溥仪从
情感到心理都很难接受的；因此在
撰写《我的前半生》时，他对某些记
忆刻意回避、掩饰和做出修改，都是
可能的。溥仪是因记忆修改而真的
相信了自己的回忆，还是明明记得
事实却故意隐讳其说，《我的前半
生》为我们留下了饶有兴趣的猜想。

>> 日记研究谨防碎片化

>> 日记中的清末高官与末代皇帝

“日记”文献
最早可溯源于西
汉时期，此后经宋
元两代的发展，至
明清时期蔚然大
观。晚近以来，大
量“日记”的刊行，
丰富了研究材料，
对文史研究有颇
多推进。身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编审、《文
学遗产》副主编，
张剑先后整理出
版《翁心存日记》

《莫友芝日记》等
清人日记，并和友
人一道主编《中国
近现代稀见史料
丛刊》。最近十年
日记阅读和研究
升温的背后，他是
当之无愧的行动
者。近日，本报专
访张剑先生，请他
谈谈历史日记的
阅读及整理为何
日趋升温，以及近
现代日记中那些
鲜活而真实的历
史记忆。

张
剑

有
温
度
的
历
史
藏
在
日
记
中 □特约撰稿 尧育飞


	A09-PDF 版面

